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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也是卓

越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是

我军院校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治军上，朱德赞誉他是“不可多

得的将才”。而在治校上，周恩来则

赞誉他“刘老办学校是内行的”。

心系教育，建立军
队自己的“鞍钢”

“建军必建校 ”“治军必先治

校”一直是刘伯承的主张，也是他

从血与火的战争中领悟到的深刻道

理。他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

的军队，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

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没头苍

蝇。办校是培养人才、培养干部的

有效途径，有如“母鸡孵小鸡”。一

大批合格的军事人员是打赢战争、

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关键，与中国革

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早在沪顺

起义时，他就在起义军中创办了军

政学校，后来又先后主持和领导了

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

学、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等，为我

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对人民

军队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 年，当他得知创办陆军大

学的消息后，随即致信党中央，请

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

野战军司令员等职，请求去办校。

这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理解，西南军

政委员会主席等职位高权重，并且

中央已有意安排他当总参谋长一

职，而他却言语恳切地讲：“战争已

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

让我去办学校吧！”当时，战争形态

已发生革命性变化，人民解放军面

对的未来战争是诸军兵种合同作

战、立体作战的现代化战争，而我

们的军队“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

因此，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军事科学

技术人才尤为迫切。中央军委机关

刊物《八一杂志》指出：“它 （学校

工作） 像是我们建设现代化革命军

队的‘重工业’，是我们军队自己的

‘鞍钢’。”刘伯承主动请缨办校，既

高瞻远瞩，更体现了他对我军建设

的高度责任感。1950 年 10 月 27 日，

年近花甲的刘伯承膺命从西南来到

北京，一心扑在学校的规划筹建

上。至 1956 年 8 月，军事学院建设

成为拥有 12 个系的综合性军事学

府，为后来全军正规化院校体系的

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战育人，“缺什
么，补什么”

刘 伯 承 本 身 接 受 过 系 统 的 教

育，他先后读过 6 年私塾、 3 年新

学；从戎后，在重庆陆军将弁学堂

学习；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被派到

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

军事学院深造。这些学习经历，加

之革命战争年代的办学经验，加深

了他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刘伯承办

学治校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学以致

用、面向战场、以战育人。早年他

在长征路上主持的红军大学，“最大

的特点就是边走、边打、边教、边

学”，研究和总结怎样走、怎样打，

“做到了‘需要什么，学习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生动实用又

具体。军事学院创办时正值抗美援

朝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于严重缺

乏现代战争实践的我军来说恰如一

所“大学校”，人民解放军的大部分

特种兵、2/3 的野战部队都先后入朝

轮战，就全国作战部队来讲，有

70%经受过抗美援朝战争锻炼。从志

愿军一入朝，刘伯承就密切关注战

争的每一步发展，连续多次派出赴

朝见学团，或联系被调到前线指挥

作战的学员了解战场形势，同时邀

请一线指挥员、赴朝慰问团负责人

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成员等召

开报告会，并将作战情况及经验汇

集成册，作为最鲜活的教材贯穿到

学院教学中。这种前线与后方、部

队与院校的密切交流，既升华了前

线战场的作战经验，也使学院的教

育训练内容直接取材于战争实践，

以战教战，事半功倍。

在领导军事学院期间，刘伯承

大兴研战、教战、学战之风，提出

“实战战场上的胜败即是测验我们教

育工作成绩好坏的试金石”，要求干

部要对学员“负责到底”。学院着重

培养学员“想定作业就是实战”的

思想，针对“现代战争在主要战场

上的正规战，是诸兵种的合同战

斗”的特点，在拟定演习计划时，

从实际出发、照顾未来，反对“想

当然”和“一厢情愿”。在他的指导

下，学院先后组织实施了 35 次实兵

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和

12 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使学员

掌 握 了 诸 军 兵 种 合 同 作 战 知 识 。

1955 年，学院还选派数名教员赴前

线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从战争

中学习战争。

善于治校，打造正
规化办学样板

刘伯承治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教之以政治，绳之以纪律”。对军

队院校来说，政治过硬是第一要

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

建设的法宝，也是刘伯承办校的重

要法则。他尤其重视教员的楷模作

用，每次从部队选调教员，他都亲

自过问，严把政治关。鼓励大家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修

养为军事专家”，立志做“红专教

员”。军事学院担负培养全军中高级

将领的重任，为此，他亲自拟定军

人德行内容，尤其强调对高级干部

学员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要

“一时一刻不能放松而必须予以重

视”。凡是涉及作风纪律的事，他都

会一抓到底。有一次，他听说有教

员对学员评分过宽，在亲自了解、

确认情况属实后，严肃批评了教务

科长，并把那个学员的分数改了

过来。

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

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

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

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

他大力倡导“教学相长”，并将其形

象地比喻为“结疙瘩”和“打收

条”。教员写提纲、写想定、课堂讨

论后作结论、作业后作讲评就是结

成一个个“疙瘩”，学员唯有每课必

求得练习，所学必求得巩固，作业

做得明白，考试考得清楚，这样才

算打“收条”，真正实现教员“交

付”和学员“接收”对接的教学

目的。

以上率下，“己身正
不令而行”

刘伯承向来以治校严格、治学

严谨而著称，这一“严”字首先表

现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常

说：“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有

令不行。”作为德高望重的军队高级

领导人，虽然年大体残，但他始终

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为了讲好“集

团军进攻战役”一课，他查阅大量

资料，编写 3.7 万字的讲课提纲，广

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了三遍，这

堂课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课后，

当有教员向他请教授课诀窍时，他

风趣地说：“有啥子诀窍罗！我号召

你们学习，我自己也要带头学习。

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十八天准

备，六小时讲完。如果有什么诀窍

的 话 ， 那 就 是 四 个 字 ：‘ 昼 夜 不

息’。”为了重新校译 《苏联红军野

战条令》，他占用休假时间，不顾右

眼早已致残，左眼视力微弱、流泪

不止的病况，拿着放大镜在铅印本

上终日伏案工作，直至一字字、一

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并亲

自过问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

装潢、校对等具体事宜，高质量完

成这项工作。

在军事演习中，他更是身先士

卒，亲自审修计划，亲自选择场

地，现地勘察地形，巡视阵地构

筑，检查部队部署，并经常抽空看

望参加演习的各类人员。1951 年临

淮关演习时，他听说有几个伞兵降

落时受伤，当天就到驻地看望。在

演习场，他顶着烈日骄阳，不戴草

帽，不摇扇子，不解衣扣，风纪端

正，严格遵守现场规定。有一次，

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一顶草帽戴到他

头上，他立即摘下草帽，严肃地

说：古代军事家都讲“夏不张伞，

冬不着裘”，如果我们自己不以身作

则，谁还相信你讲的那一套呢！顶

天立地的将帅风度，高尚严格的军

德军律，无不令人动容。

1951 年 10 月至 11 月，志愿军第 68

军第 204 师在夏秋防御作战中，于朝鲜

北汉江以东文登里地区，因地制宜巧妙

组织兵力火力，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的“坦克劈入战”，积累了

近战打坦克的成功经验。

侵略军倚重“乌龟壳”

坦克集猛烈的火力、坚固的防护和

良好的机动性于一身，具有强大的突击

力，是现代陆军的主战兵器，号称“陆

战之王”。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功

经验，朝鲜战场上的美国陆军十分重视

发挥坦克的作用，其每个步兵师都编配

有一个坦克营，进攻时以之为先导，防

御时则作为支撑点，数量最多时达 1400

辆。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坦克主要为

M4A3E8、M26 和 M46 三种型号，其中

M4A3E8 是二战中大名鼎鼎的 M4“谢

尔曼”坦克的终极改进型，在防御、机

动和火力上都有重大提升；M26“潘

兴”是美军为了应对二战德国“虎”式

坦克而设计制造的重型坦克，战后才重

新定位为中型坦克；M46 则是 M26 的

改进型，是当时美军最新锐的坦克。在

这些坦克的正面，常常画有张着血盆大

口的虎头图案，试图吓退英勇的中朝

军民。

1951年夏秋，为了在军事上配合刚

刚开始的停战谈判，美军发起了局部进

攻行动。10月 5日，美第 10军辖下的第

2 师等部队开始向我东线文登里一带进

攻。文登里地区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

山谷，东靠加七峰，西接鱼隐山，中间

有末辉里至杨口公路纵贯我后方纵深。

根据之前与中朝军队交手的经验，美

第 8 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发现我军缺乏

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因此决定采取坦

克群集中突击的方式来进攻，美其名

曰“坦克劈入战”。为了迅速攻下我军

阵地，范佛里特特意授权美第 2 师师

长：“只要夺取阵地需要，可以使用所

有的弹药。”

科学配置火力，发挥
地形优势

打坦克尤其是打集群坦克一直是现

代战争史上的难题，对于装备差、以轻

步兵为主的我军而言更是如此。金门战

役时，岛上国民党军的坦克部队是我军

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抗美援朝战

争初期，我军也曾多次受到敌军坦克部

队的制约，影响了作战的进行。

文登里地区位于我志愿军第 204 师

防御阵地的左前沿，由第 610 团不久前

接防，是美军坦克向我防御纵深进攻的

必经之路，能不能在这里阻止住敌人集

群坦克的进攻，是防御作战成败的关

键，因此必须坚决守住。为了粉碎敌人

的“坦克劈入战”，我军进行了大量有

针对性的准备。

一是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加强

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对美仇视、鄙

视、蔑视教育，广泛开展诉苦运动，学

习毛泽东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

上重视敌人的教导，激发不怕吃苦、不

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树立敢打必胜的

信心。

二是合理组织反坦克火力。610 团

连同上级加强配属的火器，总共只有

76.2 毫米反坦克炮 12 门，老式山炮 4

门，57 毫米无坐力炮 27 门，90 火箭筒

22 具。针对自己装备差、火力弱的实

际，团里集中组成反坦克大队，以反坦

克炮为第一层火力，山炮为第二层，无

坐力炮和火箭筒为第三层，形成了梯次

火力配置。还组织了 6 个反坦克小组，

每组 3 至 6 人，装备地雷、爆破筒和反

坦克手雷，视情机动出击近战歼敌。

三是充分利用地形。文登里谷底虽

然纵深较长且有公路，但限于两侧山岭

限制，横向机动余地不大。610 团选择

在山谷狭窄地段和山脚突出部构筑堑

壕、交通壕和火力发射点，利用战前准

备和战斗间隙大力抢修工事，白天打，

晚上挖，将交通壕延伸至两翼阵地，形

成了深达 7 公里的纵深防御阵地。另

外，我军在作战中将防炮洞和露天发射

点结合、基本阵地和预备阵地结合、真

假阵地结合，并充分利用山地茂盛林木

严密伪装自己，不仅为大量消灭敌人创

造了条件，而且有效地保存了自己。

连续作战，痛打顽敌

10 月 11 日，美军 10 余辆坦克在航

空兵、炮兵火力支援下，向我军阵地发

起攻击。战斗打响，敌人将坦克沿公路

排成一路纵队向我两侧高地冲击，我则

就势将其放进来打，直到敌坦克群进入

到我纵深约三四公里的下深浦地区时，

我反坦克小组在火力掩护下，迅速沿山

沟隐蔽地向敌坦克接近，在距敌先头坦

克 10 米时，连续投出反坦克手雷将其

炸毁，堵住敌继续前进的道路。敌第 2

辆坦克见势不妙向我猛烈射击，我军迅

速转移阵地将其炸伤。与此同时，我无

坐力炮、火箭筒分队也迅速向前机动，

在极近的距离内接连击毁另外 3 辆坦

克，敌其余坦克掉头撤退，我军赢得初

战的胜利。

12 日 8 时，敌人又以大量坦克在我

前沿阳村西侧展开，对我公路两侧阵地

进行长时间压制射击后，以 48 辆坦克

成梯次队形沿公路向我纵深突击。我反

坦克部队立即出击，在几十米的距离上

以 3 门无坐力炮连续射击敌先头坦克，

击毁 2 辆、击伤 1 辆。乘敌先头坦克被

击毁、后续坦克速度减慢、队形猬集的

有利时机，公路东侧的我反坦克部队以

交叉火力猛烈射击，击毁击伤敌坦克各

1 辆。遭我连续打击后，敌不顾损失以

部分坦克用火力压制我反坦克火器，其

余继续向我纵深突击。我军各类反坦克

火器全面开火，反坦克炮、山炮部队占

领前进发射阵地，在近距离直瞄射击击

毁 2 辆，无坐力炮、火箭筒分队以游动

射击方式，击毁 3 辆、击伤 2 辆，反坦

克小组也利用交通壕以手雷、爆破筒毁

伤敌坦克 4 辆。这一天下来，我军一共

毁伤敌坦克 18辆，狠刹了敌人的锐气。

敌不甘心失败，14 日晨以 8 辆坦克

编成楔形阵型再向我军阵地进攻。我无

坐力炮分队隐蔽待机，在距敌 200 米处

突然开火，击毁敌坦克 1 辆，其余坦克

慌忙后撤，并集中火力轰击我军阵地。

而我军早已转移阵地，待敌坦克进到射

程以内时，沉着射击，三发三中，一举

击毁敌坦克 3 辆。剩下的 4 辆见状掉头

回窜，2 辆被我炮火击毁，1 辆被我军

用爆破筒炸毁，1 辆窜入雷区被地雷炸

毁。至此，敌军当天出击的 8 辆坦克，

全部被我击毁。

经过 3 天的连续战斗，我军取得了

初步的胜利，作战报告迅速呈报给志愿

军首长，受到嘉勉，集中火力各个击

破、打炸阻结合的作战经验也通报全志

愿军，得到广泛学习推广。敌人遭此沉

重打击，再也不敢向我纵深快速突击，

改以逐段破坏、步步前进的方式向我进

攻。16 日至 30 日，敌每天都以 10 余辆

坦克沿公路对我阵地进行射击。我则将

反坦克火器推进至前沿，并利用夜间在

公路及其两侧布雷挖壕，又炸毁敌坦克

多辆。此后敌军天天变更行进路线、改

换活动方式。我也因敌而变，随之改变

战术，10 多天内毁伤敌坦克 10 余辆，

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截至 11 月 4 日，

我军在文登里地区先后击毁敌坦克 38

辆，击伤 9 辆，彻底打破了范佛里特的

“坦克劈入战”，我军阵地坚如磐石，取

得了辉煌的胜利。

用 大 概 率 思 维 应 对 小 概 率 事

件，是习近平主席“大安全观”的

一个重要思想。不论是墨菲定律或

是海恩法则，充分印证：小概率事

件不是征兆，而是警报。所谓：智

大而谋小者，终竞其成。在部队安

全工作上，“小”的量因积累也会形

成“大”的质，摒弃“小”的如

果，才能有效防范“大”的后果。

“大惊小怪”。 抓 安 全 千 日 不

足，出问题一夕有余。概率再小，

只要大于零，就有可能性，必须保

持“一失万无”心态、做足“万无

一失”准备，以应对各种意想不到

的挑战。善于无中见有，有与无体

现一种底线思维，考验抓安全意识

是否牢固，决不能无事“松”、有事

“ 紧 ”， 更 不 能 无 事 “ 惰 ”、 有 事

“乱”，必须保持抓安全的平衡度、

一贯性、经常化，无事要在感知中

发现暗藏端倪，有事要在绵密中防

止次生问题，切实做到“无”中见

“有”、消“有”归“无”。长于小中

见大，大与小彰显一种预见能力，

强调对问题形成的过程洞见，决不

能因小而不为、因初而妄为，善于

从“发生”之初、预判“发展”之

向、化解“发酵”之势、防止“发

散”之危，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

的有准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

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勤于危中

见机，危与机折射一种深度忧患，

蕴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深刻哲

理。事物从来不是静止不变，都有

其两面性，既不能把别人事故当故

事听，善于从必然性中找到普遍

性，用“他山之石”攻好“自己的

玉”；更不能对自身问题抱着侥幸的

态度看，善于从偶然性中认清严峻

性，进而找准新机可塑性，切实做

到安中见危、未雨绸缪。

抓大防小。抓安全，宁可十防

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是原则，

也是底线。“抓大”体现主动性 、

“防小”折射全面性，二者互为促

进、不可偏废，不能因“大”才不

计成本，认为“小”而精打细算，

必须两手抓两手硬，才能铲除安全

隐患的温床。既抓关键又防一般，

这是抓安全的主次方略，关键是主

导因素，决定安全工作的成败，一

般是基础因素，影响安全工作的

势。二者虽有大小之分，但更多体

现性质之别。抓住关键性问题，就

能引领安全工作进入良性轨道；抓

好基础性问题，就能形成齐抓共管

网络格局。必须从宏观上把控全

局，从微观上把握关键，双向用

力、互促共筑。既抓重头又防大

头，这是抓安全的平衡方式，人员

上既抓“重点关注对象”，又盯“一

般性群体”，方位上既抓任务前方，

又盯留守后方，时段上既抓敏感时

期，又盯平常日常，部位上既抓

“大庭广众”，也盯“犄角旮旯”，让

触角延伸到全领域、全时空、全过

程，实现“安”的全覆盖。既抓经

常又防反复，这是抓安全的线性方

法，必须把抓安全当日子过，盯住

日常、抓在平常、融入经常。拧紧

聚智建安一股绳、贯穿闭合抓安全

一条线，尤其对易发性问题要紧抓

不放，多搞“回头看”、多杀“回马

枪”，真正实现从“零”开始、向

“零”奋进。

“小题大做”。责任之于安全，

是最卓越的能力。没有不劳而获的

安全，只有凌空蹈虚引发的事故，

踔厉奋发才能屏障坚固、笃行不怠

方可安全永在。前提是无缝隙明

责，必须扛起“朝受命、夕饮冰”

的担当、强化“昼无为、夜难寐”

的使命，明确方位、立足岗位，找

准安全焦点、抓住防范重点、疏通

隐患淤点，切实做到“在其位、谋

其安”。关键是无条件尽责，不做坐

而论道的清谈客，争做起而行之的

实干家，脚踏实地切忌“走马观

花”、解难化险克服“蜻蜓点水”，

直面矛盾不缩手、亲抓实抓不甩

手、扭住问题不放手，切实用辛苦

指数提升安全系数。根本是无后果

追责，既讲“事前拯救”，也重“事

后惩戒”，坚持挺纪在前，高悬法纪

利剑。敢于揭盖子、动刀子，对掉

链子的打板子、对不担担子的挪位

子、对捅娄子的摘帽子，以零懈怠

的责任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

全稳定。


